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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
所
知
道
的
楹
聯
中
，
比
較
喜
歡
《
幽
窗
小
記
》
中
的
一
副
。
其
聯
曰
：
﹁寵
辱

不
驚
，
看
庭
前
花
開
花
落
；
去
留
無
意
，
望
天
空
雲
捲
雲
舒
。
﹂
我
之
喜
歡
，
主
要
不
在

於
其
文
字
之
工
，
而
在
於
其
表
意
之
佳
。
為
人
做
事
能
對
寵
辱
像
看
花
開
花
落
那
樣
等
閒

視
之
；
視
職
位
去
留
如
觀
天
空
的
雲
捲
雲
舒
那
樣
輕
鬆
隨
意
。
一
個
人
到
了
這
樣
的
地
步

，
該
是
一
種
什
麼
樣
的
境
界
，
該
具
有
多
麼
大
的
定
力
！

據
我
所
知
，
寵
辱
不
驚
能
夠
成
為
一
個
成
語
而
流
傳
下
來
，
得
益
於
《
新
唐
書
》
裡

記
載
的
一
個
故
事
。
唐
太
宗
時
，
考
功
員
外
郎
盧
承
慶
奉
命
對
下
級
官
員
進
行
考
核
，
評

定
等
級
。
這
種
考
核
和
評
定
等
級
事
關
官
員
的
仕
途
升
遷
，
所
以
被
考
核
的
官
員
都
十
分

緊
張
。
然
而
，
有
一
位
官
員
卻
例
外
。
他
是
一
位
負
責
運
糧
的
官
員
，
在
一
次
運
糧
途
中

曾
遭
遇
大
風
，
造
成
有
的
運
糧
船
沉
沒
，
導
致
糧
食
受
損
。
據
此
，
盧
承
慶
給
他
評
了
個

﹁中
下
等
﹂
。
得
此
較
為
低
下
的
等
級
，
這
位
運
糧
官
既
沒
笑
容
，
也
無
愧
意
。
盧
承
慶

見
此
人
有
些
雅
量
，
又
考
慮
到
他
運
量
受
損
有
人
力
不
可
抗
拒
的
因
素
，
便
將
他
的
考
核

等
級
改
成
了
﹁中
中
等
﹂
。
毫
不
費
力
，
考
核
等
級
就
升
了
一
級
，
豈
非
喜
從
天
降
！
然

而
，
得
知
考
核
結
果
的
這
位
運
糧
官
神
態
依
舊
，
從
他
的
臉
上
看
不
出
有
半
點
兒
高
興
的

樣
子
。
見
此
情
景
，
盧
承
慶
讚
揚
這
位
官
員
﹁寵
辱
不
驚
，
實
在
難
得

﹂
。
稱
讚
之
餘
，
將
他
的
考
核
等
級
再
次
改
成
了
﹁中
上
等
﹂
。

不
過
，
說
起
來
，
這
位
古
代
的
運
糧
官
似
乎
還
算
不
上
真
正
意
義

的
寵
辱
不
驚
。
因
為
他
畢
竟
是
受
辱
有
因
—
—
儘
管
這
﹁因
﹂
含
有
客

觀
的
成
分
。

相
形
之
下
，
我
更
佩
服
和
敬
重
齊
白
石
那
樣
的
寵
辱
不
驚
。

齊
白
石
是
著
名
的
畫
家
，
同
時
也
是
一
位
曾
經
飽
受
爭
議
的
畫
家

。
在
一
段
時
間
裡
，
他
的
作
品
既
有
人
讚
賞
，
也
有
人
批
評
；
既
有
人

推
崇
，
也
有
人
攻
訐
。
對
此
，
齊
白
石
聽
之
任
之
，
不
予
理
睬
。
不
表

態
嗎
？
不
，
態
度
是
很
明
確
的
，
那
就
是
：
﹁人
譽
之
，
一
笑
；
人
毀

之
，
一
笑
。
﹂
此
一
笑
，
既
非
高
興
之
餘
的
大
笑

，
亦
非
心
裡
偷
着
樂
的
竊
笑
，
而
是
不
在
意
、
不

當
回
事
的
淡
淡
一
笑
。
也
就
是
人
們
常
說
的
﹁一

笑
了
之
﹂
吧
。
或
許
，
正
是
因
為
他
這
﹁兩
笑
﹂

，
奠
定
了
他
的
人
生
之
路
—
—
儘
管
有
人
詆
毀
他

的
作
品
，
卻
並
不
影
響
他
揮
毫
作
畫
、
潑
墨
不
止

，
最
終
將
自
己
造
就
成
一
位
聞
名
於
世
界
畫
壇
並

獨
樹
一
幟
的
大
畫
家
；
儘
管
他
獲
得
了
人
民
藝
術
家
、
國
際
和
平
獎
金

獲
得
者
、
中
國
美
術
家
協
會
主
席
等
的
職
務
和
美
譽
，
卻
並
不
以
大
師

自
居
，
而
是
依
然
保
持
清
醒
的
頭
腦
在
繪
畫
之
路
上
前
行
…
…

與
齊
白
石
的
﹁兩
笑
﹂
相
比
，
與
之
同
時
代
的
馬
寅
初
的
﹁兩
噢

﹂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一
九
六
○
年
三
月
末
，
擔
任
北
京
大
學
校
長
的

馬
寅
初
因
為
他
的
﹁新
人
口
論
﹂
遭
到
了
無
情
的
批
鬥
。
幾
個
月
後
，

他
被
免
去
了
北
大
校
長
職
務
。
當
正
在
家
中
讀
書
的
他
從
兒
子
口
中
得

知
這
一
消
息
時
，
就
像
聽
到
一
個
一
般
的
社
會
新
聞
一
樣
，
只
是
漫
不

經
心
地
﹁噢
﹂
了
一
聲
，
似
乎
是
在
告
訴
家
人
：
我
知
道
了
。
然
後
，

照
樣
神
態
自
若
地
繼
續
看
他
的
書
，
就
像
什
麼
事
情
都
沒
發
生
一
樣
。
轉
眼
間
來
到
了
一

九
七
九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
在
馬
寅
初
年
屆
九
十
七
歲
之
時
，
北
大
隆
重
召
開
了
馬
寅
初
平

反
大
會
，
為
他
恢
復
名
譽
，
並
對
他
的
﹁新
人
口
論
﹂
以
及
他
本
人
給
予
很
高
的
評
價
。

兒
子
回
到
家
裡
，
將
這
一
喜
訊
告
知
老
人
時
，
老
人
像
十
九
餘
年
前
被
免
去
北
大
校
長
職

務
時
一
樣
，
只
是
輕
輕
地
﹁噢
﹂
了
一
聲
，
之
後
繼
續
閉
目
養
神
，
心
靜
如
水
，
似
乎
這

麼
大
的
喜
事
與
他
毫
無
關
係
。

能
夠
做
到
像
齊
白
石
、
馬
寅
初
那
樣
寵
辱
不
驚
，
是
不
大
容
易
的
。
所
以
不
易
，
是

我
等
尋
常
之
輩
缺
少
大
智
慧
和
大
毅
力
，
要
修
養
和
磨
練
到
寵
辱
不
驚
的
程
度
實
在
需
要

下
一
番
功
夫
。
當
然
還
有
更
重
要
的
原
因
：
榮
辱
關
聯
着
人
格
和
尊
嚴
，
往
往
被
人
們
看

得
很
重
，
所
以
就
容
易
在
得
到
寵
愛
的
時
候
便
格
外
喜
悅
，
失
去
寵
愛
的
時
候
又
惶
恐
不

安
，
這
就
是
寵
辱
不
驚
的
反
面
—
—
寵
辱
若
驚
。
我
自
認
為
並
非
看
重
榮
辱
之
人
，
但
卻

也
常
有
為
他
人
對
自
己
的
誤
解
和
錯
覺
而
耿
耿
於
懷
的
時
候
。
每
念
及
此
，
便
深
感
慚

愧
。

其
實
，
榮
辱
也
好
，
自
尊
也
罷
，
都
不
是
刻
意
而
為
能
夠
得
到
的
，
只
有
超
然
物
外

，
無
慾
無
求
，
才
能
真
正
保
持
完
整
獨
立
的
人
格
。
寵
辱
不
驚
，
才
是
真
正
的
自
尊
。

盛唐文學藝術才俊王維，
不僅詩畫冠絕一時，音樂造詣
也十分了得。

王維出身於極有文化教養
但又不保守拘謹的士族家庭。
其祖父王冑曾在太常寺下職司
協律郎，負責樂律校正。其父

王處廉，官至汾州司馬。其母博陵崔氏是位知識女
性，樂與山林為鄰，一生好佛不輟。這樣的家學淵
源，對王維後來的藝術成就影響殊深，十幾歲時就
是有名的詩人了。開元九年，二十一歲的王維到長
安應試。在一次宮廷宴會上，經好友引薦，他彈奏
了自己創作的琵琶新曲《鬱輪袍》。優美的曲調，
傳神的技藝，滿座賓客無不為之動容，並受到了公
主的讚賞。當公主得知他是來京趕考的舉子，且
「非止音律，詞學亦無出其右」時，遂向主考官推

薦，王維也因此得中榜首。進士及第後，王維領受
的第一個頭銜叫太樂丞，相當於大唐皇家樂團的總
管，負責為皇室宴樂培養和管理樂隊，參與宮廷各
種音樂活動。

詩歌與音樂是相通的藝術樣式，唐代的詩歌與
音樂更是密不可分。蘇軾稱讚王維 「詩中有畫、畫
中有詩」。其實，還應再加上一句 「詩中有樂、樂
中有詩」。明人胡震亨在《唐音揆籤》中說，將詩
譜入樂者，王維為多。王維的詩歌不僅有 「繪色」
之功，而且還有 「繪聲」之能。除了在韻律與聲調
等方面具有音樂美之外，他還創造了許多優美的音
樂形象和意境。在詩歌中，他擅長把動與靜、聲與
色巧妙地融和起來，甚至有意識地捕捉自然音響融
入其中，合奏出一曲曲空靈秀美的田園交響詩。極

品古曲《陽關三疊》，就是在王維七絕《送元二使安西》的基礎上
譜寫而成。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一感人至深
的千古絕唱，真正是 「一曲吟到斷腸時」。

尤為驚人的是，王維還能鑒畫知音。他的朋友得到一幅無題畫
卷，畫中有眾多樂師在奏樂，但不知畫中演奏的是什麼曲子。王維
仔細端詳了一番，便對朋友說，樂師們演奏的是《霓裳》第三疊第
一拍。友人既驚且疑，立刻招來一班樂工演奏此曲。當演奏到三疊
一拍時，樂師們手腕指尖起落的姿態，果然與畫卷描摹的形象不差
分毫。從技術層面說，這比鍾子期感知俞伯牙琴調中透逸出來的情
懷，還要高出一籌。

但凡藝術才華，無靈性則無以抵達巔峰境界。這靈性的誘發和
觸着，既要稟賦天性高潔的藝術根基，更要靠超拔世俗的悟性。莊
子說，俗念深重的人，其天機自然愚鈍。王維在邀請好友裴迪遊賞
輞川景色的書信中說，若非像您一樣天機清妙的人，是不可能領略
到其中深趣的。這一評價，未嘗不是王維對藝術靈感的自覺開悟。
所謂參於造化，聰耳淨目，收視反聽，心靈細膩而自由，自能智照
深遠，妙悟藝境與人生。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中說： 「操千
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這也正是王維能從畫作中辨識出
曲目樂章的功力所在。倘於音律之學不是浸淫已久、察悟入微、爛
熟於心，決不可能研判得如此精到。雖然《夢溪筆談》對《國史補
》中這段 「鑒畫知音」的軼事持有異議，但王維的音樂才華是毋庸
置疑的。自古而今，像王維這樣具有深厚文學修養、高超藝術眼力
和專精音樂水準的人，恐怕極為罕見，真可謂法眼獨具、神乎其技
，令人歎為觀止。

蝶島是福建東山島的別
稱。每年節日假期和旅遊旺
季，中外遊客如同蝴蝶紛紛
飛至這個獨具魅力的南國海
濱旅遊勝地。上酒樓入飯店
用膳的遊客，幾乎都會慕名

點食當地的特色風味小吃 「燒腱靈」。
在古代， 「燒腱靈」乃用雞、鴨、鵝胗為主

料（也有的用去除筋膜的豬腰、豬心和豬前腿瘦
肉）和白砂糖、醬油、葱花、五香粉等調料，用
豬網油捲緊成筒狀，約三厘米直徑。然後，穿在
鋼叉擱置木炭爐，邊翻轉邊慢慢燒烤至熟，具有
香脆鮮美風味。

「燒腱靈」名稱聽起來怪怪的，它的由來也

頗有傳奇色彩：相傳，清代時閩南有個農夫上京
省親，想買幾樣點心讓家人嘗嘗，正愁找不到盛
器，忽見一堵牆上貼着好大的一張紙，農夫目不
識丁，就撕下包裝。走不多遠，就被兩個清兵喝
住： 「廚師，請留步！」原來，他撕下的是 「萬
萬歲」招聘御廚的公文。農夫聽了，如夢初醒，
癱倒在地懇求： 「官人，你們要我耕鋤爬犁，咱
是樣樣在行，要我做廚師，可是一竅不通啊！」
清兵哪裡肯信，便曉以厲害： 「既然揭下皇榜，
不去也當欺君之罪殺頭！」於是不由分說，關進
廚房，要他先試烹一道菜來，然後速奏皇上去
了。

農夫無奈，看了看廚房裡的材料，他想朝廷
貴族對雞鴨魚肉肯定不太感興趣，就抓了一大把

平時少用，但卻好吃的雞胗和鴨胗切細，胡亂加
了些現成的調料，再用豬網油捲好燒烤，勉強充
數。說也怪，經這麼一烤，香味飄溢，使皇上胃
口大振，吃得津津有味，連連誇讚好吃，當下留
用農夫為幫廚。

農夫做夢也想不到，倖免一死已是萬幸，還
能得到皇上誇獎，不禁心驚膽戰。驚喜之中托辭
告假會妻兒，從此隱姓埋名，隱匿來到僻遠的福
建東山島。直到皇帝駕崩後才敢露面，在東山島
開了間小店，專營那糊裡糊塗受青睞的風味小吃
，美其名 「燒腱靈」。直到今天，別說外地遊客
，即便是當地人也很喜歡這道菜。在東山島婚喜
宴席上， 「燒腱靈」以其風味獨特、烹製新穎，
常被當作首道菜。

人生如寄，著名詞學專家羅
忄亢烈教授從 「天地者萬物之逆
旅」走完了他的旅程，以耄耋高
齡安詳而去，回顧交誼，仍難釋
悲懷。

我與羅忄亢烈教授結識於動亂
年代。當年我在廣州時與 「北夏南詹」的詞學權威相
識。北指夏承燾、南指詹安泰。詹安泰任職中山大學
超過半個世紀，忄亢烈於一九三六年考入中山大學文
學研究院從詹師治詞學，專研之勤，根底深厚。後經
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忄亢烈輾轉到了香港，一邊從
事教職，一邊以研究古典文學為生平志業。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內地不斷掀起政治運動，
十年 「文革」更令知識分子在劫難逃，由於我與詹安
泰、葉啟芳、梁宗岱幾位教授有詩酒交遊，我們都因
「在大學傳播封、資、修的毒素」而受到打入牛棚審

查、批判的待遇，就在這段時期，詹老以病送當時的
博濟醫院留醫，我也因身體不適獲在家養病以待結案
，遂趁機去博濟醫院探望詹老。他估計我們終有解放
之一日，如可重到香港，可找羅忄亢烈聯繫。我於一
九七八年十一月奉派來港工作，一到港就和忄亢烈會
面締交，迄今已歷三十年了，友誼久而彌篤。忄亢烈

受聘到香港大學任教授，與饒宗頣教授共事，饒公與
詹老是潮汕同鄉，因此很重視與忄亢烈的交往。我對
饒公久慕高賢，於是通過忄亢烈、何沛雄教授、書法
家王齊樂，以詩文相契而常相聚會。在很長時間內，
我們有如定期雅集，既品茗，也欣賞詩書畫，更結伴
同遊珠江三角洲。珠海是海濱幽美勝地，適於休閒度
假，大家戲言如能結鄰而處，有如文化小邨，豈不很
美？事聞於珠海領導，竟熱情表示可建小邨助成戲言
，歡迎為珠海拓展文化新猷。後來考慮到大家都逾古
稀之年，實難於港珠兩地奔波而罷議。

雅集的多年活動，令我獲益不淺，以饒公、忄亢
烈博古通今的學養，他兩人的交談多屬學術的內容。
饒公勤於畫事，他提倡 「學藝雙修」，每有創作，即
攜來雅集給忄亢烈鑒賞，忄亢烈曾為饒公的《白雲紅葉
卷》題 「生查子」的詞： 「舞葉亂參差，出岫雲舒捲
。二客話茅檐，一棹乘流緩。似聽子規啼，忽覺溪山
遠。六合寄胸襟，萬象供驅遣」 。忄亢烈為畫題詞或
題詩，表現出學人本色學術相互交流的情誼。忄亢烈
雖不擅畫，但他對清末民初的書畫精於品辨及收藏。
他選有明代文徵明的《赤壁賦》真迹，可證明他的眼
光有獨到之處。

二○○五年二月，香港大學鑒於忄亢烈在教學、

研究上有卓越貢獻，特頒授以院士的榮譽名銜，我們
的雅集曾向他祝賀。我不計工拙，向他獻詩──

詞林冉冉拂春風 學海鈎深顯代雄
更有兩山抒抱負① 黌宮合紀探驪功
說到學人的學術交流，忄亢烈與史學大師錢穆的

深交歷四十個春秋。錢老與唐君毅、張丕介於香港創
辦新亞書院，曾一度邀忄亢烈講學，只因難於兼職未
就。後來新亞書院併入香港中文大學，又值十年 「文
革」動亂，錢老害怕波及，遂於一九八六年遷去台灣
定居，但仍與忄亢烈書信往來。忄亢烈也曾偕夫人馬鳳
儀去台灣看候錢老，在他的 「素心樓」盤桓兩天，
談別後情況。不料錢老靜居的 「素心樓」被陳水扁藉
口是公產而迫遷，令錢老身心受害，於一九九○年辭
世。忄亢烈曾撰寫輓聯哀悼──

四紀辱交親，碩學當前真小友；
一肩承道統，先生去後更何人。
這輓聯可說精煉概括了錢老的史學貢獻，並自謙

視錢老如師如友的真實感情。
忄亢烈的學人本色是樸實、誠意、真摯，他與劉

海粟也堪稱莫逆。劉翁以梅花、荷花、石榴及書法多
幅贈作紀念。忄亢烈曾向專訪的媒介提到 「與饒宗頤
、羅孚、曾敏之、梁羽生多有吟和之作」②饒公對他
的《兩小山齋樂府》評價很高，認為： 「朱權評張小
山詞中仙才，君庶幾近之」③真是確切的讚譽。

回顧與忄亢烈的交誼，似淡交如水，也能以肝膽
相照。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我於一九八九年八月有離
港遠寓北美之行，行前不曾相告，到了北美我才告以
行蹤。不久即接到忄亢烈的覆信，信是這樣寫的──

「敏之道兄左右 別久思深，忽奉朵雲，喜慰
莫名自君之去早於國權平璧處聞之惟不得其詳意者老
兄倉卒遠行兩袖清風頗以殊鄉生計為念今知安好可釋
懷矣……呂燕華女士與弟稔亦兄之素識去年九月到港
因約與兄晚飯詳談不料以電話相邀則人去樓空矣為之
悵然……燕華景況甚佳周遊列國所居多倫多去溫哥華
甚遠惟當年同是牛棚人物或有相見如隔世之感也 弟
處一切如常請釋遠念惟缺一酒友文友未始不耿耿耳陽
春多變敬頌

旅安萬福
弟 忄亢烈拜年 一九九○年二月十九日
我讀了 烈的信，不禁感激涕零，具見他患難相

顧的深情。我於感動之餘，曾以 「浣溪沙」一詞寄奉
，這是在加拿大溫哥華度歲寫的──

太平洋上催年暮，天涯又復迷歸路。風雪漫千山
，宿疴不耐寒，殷勤勞跂望，衰謝空相向。鶯囀故園
春，依稀夢裡聞。

忄亢烈信中提到 「酒友」 「詩友」，是指他常偕
夫人約我對飲威士忌，我倆是嗜好一杯在手暢談世事
的。如今，他走了，怎不感舊傷懷，情難自抑呢？因
老病纏身，不良於行，不能到港祭奠，特寄輓聯以誌
哀思──

深切悼念羅 烈教授
詞學沉博絕麗、證古抒今、港大育材膺院士
文史卓越出群、慕仁重義，紫金花發著賢名

註①指 「兩小山齋」 藏書豐富。
②③引自《南方都市報》專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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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師宴讓社會尷尬 蕭 愚

日本人的節儉，是很有一套的。
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都很注意節儉。先拿

生活用水來說吧。日本人注重重複用水。何謂重
複用水呢？就是再利用使用過的水。譬如，洗碗
要洗二遍三遍，二遍三遍的水，留着可以擦地板
，洗菜的水可以用來澆花或沖馬桶。有些日本人

，廚房用水還經過嚴格的計算，看如何用水，才科學合理節儉。
作為家庭來說，用水最厲害的，不是廚房，而是衛生間。日本

家庭衛生間的馬桶，很能體現日本人的節儉理念。馬桶的上端有個
水龍頭，水龍頭下端，有一水槽，便後洗手，水就會流入馬桶水箱
，用來沖馬桶。洗臉盆的水龍頭，也很有講究，它的水流分大小，
洗手可開小，洗臉可開大。有節儉成癖的日本人家，連洗手洗臉的
水，甚至包括沖澡的水，都要回收利用的。太森家的衛生間就是這
樣設計的。

太森家的衛生間一高一低，錯落有致。高的地方安置了洗臉盆
和洗澡盆，低的地方安裝了馬桶，馬桶的上端，裝了一個大水箱，
大水箱的上面跟洗臉盆和洗澡盆的下面平衡，無論是洗澡，還是洗
手洗臉，水都會自動流入水箱。有了這個大水箱，太森家沖馬桶，
從不用自來水。據太森說，他這個小發明，可以為他家節約一大筆
水費呢。

在日本的城市裡，一些公共場合，如機場、商場、地鐵站，安
裝了很多電梯。可電梯上沒有人的時候，電梯是絕不運行的。剛去
日本留學的堂弟，就鬧個這樣的笑話：在東京機場，他看見電梯沒
有運行，扛着行李，哼哧哼哧爬了幾層樓。可他每爬一層樓，明明
看見有人乘坐電梯，等他欲上電梯時，電梯又不運行了。他只好繼
續爬。出了機場，他向來接他的人抱怨，日本怎麼能這樣，連電梯
也欺負人，見到陌生人不運行。接他的日本人搞清堂弟的意思後，
不由得哈哈大笑，說：敝國的電梯在自動扶梯上裝了感應器，只有
客人進入扶梯口，電梯才開始運行的。堂弟道了聲慚愧，臉紅到了
脖子根。

為了節約用電，好多公司的燈開關，都貼有員工的姓名，也就
是說，關燈是責任到人的。員工下班，用完電腦，公司還要求拔掉
插座，說是電器在關機狀態下，也是耗電的。

日本是個島國，四面臨海，資源匱乏。日本人的節儉，充斥生
活方方面面，早已深入人心。在日本，每天的電視節目中，還有一
檔提倡節儉的真人秀。節儉，在日本是一種生活時尚呢！

日本人節儉有方
西遇塵

羅忄亢烈手書

盛放 （攝影）藍乃光

忄亢

忄亢


